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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月桑叶青，莺时
柳花白。”古往今来，无数
文人墨客对“春”情有独
钟。王维眼中的春，是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
中。”而张若虚的“滟滟随
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
明。”使古往今来的文人
为之倾倒。白居易同样
醉心于江南春色，写下了
为后人吟诵的经典……

初春的风，仍带着些
许寒意，但已没有冬天那
般刺骨。站在早晨的操
场上，一阵风从耳畔拂
过，带来昨夜雨后的清
凉，也带走了一丝倦意；
而午后的风却很小，你会
看到青草微微摇曳，地面
上微尘随风翻动；而夜晚
的风却不同，它有些张
扬，肆意地吹着，掀起枝
头的叶片，虽没有秋夏树
叶间的沙沙声，但刚发芽
叶子的一抹新绿又是另
一番韵味。

走在路上，随处可闻
鸟鸣声——或是一只鸟
的孤鸣，或是一群鸟的欢
畅，是“树头幽鸟，对调新
语，语罢双飞却”。又或
是一直不知疲倦地叫着、
闹着……无处不在的欢

乐是掩盖不住的。当你
为一道题而苦恼时，听见
鸟儿间这番对话，也许你
会因此而心情舒畅。你
会放下手中的事，静静地
聆听着鸟儿对春天的赞
叹；当你走在校园小道
上，走到芙蓉盛开的路
上，听见欢快的鸣叫声，
伴着映入眼帘的花朵，普
通的散步于是变得不那
么寻常，也让你更加留恋
这春光明媚。

教室外，一只灰白相
间的鸟停在一棵树下，当
你慢慢靠近，它似乎没有
发现你的存在，并没有马
上惊走，而是驻足良久。
忽然，远处的鸟鸣声引起
了它的注意，它往前跳
着，似乎在辨别声音的方
向，随后纵身一跃，飞上
天空，消失在茂密的树叶
间。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春天，
是生机再现，是新的起
点。莺歌燕舞，草长莺
飞，也正因如此，这莺时
之景才会被文人雅士加
以点缀，也让这春景多了
一份意味。

（指导老师 邓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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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选择来生，我
要成为植在溪畔的柳树
细叶。我要生在盎然春
意中，葬于明媚春光里。
我若待在枝头，似水的春
风在层层叠叠的柳叶间
流淌时，我定要缠住她同
我玩乐。春风用轻柔素
手抚弄得我咯咯直笑，温
暖的阳光从我身上跌落，
散成一地细碎的金光。

若是在枝头待够了，
那便乘风飘落，浮于溪面，
自成一叶小舟，恣意潇洒
地度过余生。两三簇柳絮
作伴，溯游从之，我看见岸
边野草连绵，织成一段青
绿的云，云端有几粒白花，
是星点。稍远些，一树一
树灿然开发的桃花、梨花、
樱花，荡漾成温柔起伏的
浪波；一团一团缤纷绚烂
的红色、白色、浅粉色缠绵
交错，像是静谧而甜美的
梦。而我身在梦中，不知
今夕何夕。

溪 头 忽 转 ，流 向 竹
林。一节节细竹拔地而
起，竹枝肆意伸展，竹叶
细密交织，我仿佛置身一
片翠绿的浩渺天地中。
你若见过竹子青翠的颜
色 ，便 能 知 道 何 为“ 纯
粹”；你若见过竹子挺拔
的身姿，便能知道何为

“高节”。竹林萧萧，入目
皆青，入心则清。

此时若能应景落几
滴春雨，那便再好不过。

“春雨贵如油”，这场春
雨，能浇出遍地的春笋。
他们身披坚实的盔甲，头
顶尖锐的棱角，接连从黑
褐色的泥土里冒出来。
细密的雨丝亲吻竹叶的

声音，抚摸竹干的声音，
像是柔和而悠远的前奏；
清凉的雨点隐入土壤的
声音，轻拍溪面的声音，
混杂着鸟儿归林的几声
鸣啼，汇成一曲盛大的春
之乐章。这叫人想起古
往多少文人名士的铮铮
脊骨，叫人想起武侠世界
中寒剑相撞的打斗场面，
叫人想起污浊经洗涤后
明亮而炙热的纯真，叫人
想起清酒的微醺，山茶的
苦涩，和一段尘封心底、
不愿回忆的过往……溪
畔翠竹千古立，江湖夜雨
十年灯。

绕出竹林的清幽，步
入人世的繁华。有散步
的人背着双手，悠哉游哉
地哼着小曲；有画师立板
调色，凝神绘着远山黛青
处倾斜的霞光；还有孩童
赤足下水，试图网住往来
翕忽的小鱼。湛蓝的天
幕上飘着五彩的风筝，天
倒映在水里，我也像飘在
广阔蓝天之中。

春 ，最 是 温 柔 亦 深
情。我能闻见稻花香，听
见归燕展翅刮破风的声
音。看雾霭散，晓星沉，
春色何等醉人。

在春的怀抱中，我目
睹了万事万物尽情演绎
生命专属故事的模样，见
证 了 世 间 最 美 的 景 象
——抓住希望和机遇，展
示活力与精彩。生命中
的春天诚可贵，何不趁满
园春色正好，谱写出更好
的人生呢？一路繁花送
溪流，竹影春深道清幽。
朝霜易逝山长存，人生能
得几回春？

春天，迷人又俏丽的春。
窗外巍巍的树密密

匝匝地伫立在一起，层层
叠叠地绿、不约而同地
绿，拼命地绿。深浅不一
的色块拼搭成一块小毯，
在朦胧的云霭下绿得那
么 新 鲜 、恣 意 、生 机 盎
然。我由上而下俯察这
初春之时的绿樟，油然生
出发现秘境般的惊悸，好
像独自偷藏玩具的小孩，
有种得逞般的窃喜。

有多久没有细品过
春天了？在重庆度过的
三年初中时光中，春天似
乎是少有的。从寒冷彻
骨的严冬迈向干燥的酷
暑仿佛只需几天，连风都
急于送走春这“不甚讨
喜”的过客，短暂地温柔
过后就开始燥热起来，再
和重庆人一样直爽地匆
匆送客，迎来火辣得任性
的长夏。

习 惯 了 没 有 春 天 。
阔别故乡如此之久，竟倏
然找到春天了——在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
里。我有些鼻酸。幼时
家中阳台曾种过三角梅，
我总是嫌弃它，认为它颜
色太艳，艳得俗气，像大
自然这块百家被中最不
协调的一块，缝补时找不
到适合的料子，便只好急
匆匆随意找一块暂且凑
上，在同为粉色系却更鲜
活可爱的山茶下相形见
绌。它不及山茶的芳香，
总是孱弱地随风摇摆，努
力地生枝，但却还是在寒
风的吹拂下抖不出几分
精神，没什么生气。总
之，我不喜欢它。

我宝贝着春，这无私
的春。她让春雨在料料
峭峭中报讯，让春风前脚
跟后脚地登台，让飞舞的
蝴蝶聆听花朵的呓语，让
扑棱着翅膀的蜜蜂去诉
说采蜜的奇遇。

等春雨收住欲哭的
云，等滚滚的雷销声匿迹，
等百花齐放的盛景谢幕
后，春再谦逊地烙下滚烫
的暮春注脚，不动声色地
用微黄的彩釉为绿叶着
色，让它不至于枯得那么
快。你看，春是温柔的，她
哺育万物，不分美丑，不论
贵贱。

我宝贝着春，这浪漫
的春。她是生，是希望，是
渴绿的人秋天栽种的小小
盆栽，是阳台前与绿樟的邂
逅，是孟昶在成都城上遍植
的芙蓉，是杜甫在此写下的
春日绝唱。我是春天出生
的孩子，我是春的孩子。

童年的三角梅，曲折
干瘪的枝已多数被吹折或
修剪，大多数都已气若游
丝，孤孤零零的几根仍在
倔强地抽枝，零星饱胀的
苞芽像是想吐出整个春
天。它顺利结出的花朵依
然是那么艳丽，娇美如当
年，鲜红如当年。如今，我
甚至觉得有了它，才是春。

“你好啊！不用写
作业，不用考试，关键
是你还可以上战场。”
我对着一把展览中的
九五式突击步枪喃喃
自语。

“砰”的一声，把我
从发呆中拉了出来，展
览馆被袭击了？可我
什么也看不到啊，难道
我被劫持了？“嘟……”
一声哨响，展览会上怎
么会有哨声呢？“滴，滴
……”又是一阵急促的
警报声响起。眼前突
现红光，我惊讶地发
现，自己被一个全副武
装的特警拎在手上。
什么？拎？天呐，我竟
然变成了一支枪！一
支 M24 栓动狙击枪。
我心里一阵窃喜——
终于可以上战场了。
再扭头看旁边，是几十
个同样拎着枪的特警，
左边是九五式突击步
枪，右边是八八式狙击
步枪，每一支枪都跟我
一样，威风凛凛。

随着又一声警报
响起，特警拎着我就
跑，上了一辆车，风驰
电掣般往前开去。我

心里满是激动和兴奋，
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怎
样的战斗呢？

一会儿，我被拎上
一栋大楼顶，放下脚
架，我看到对面大楼已
经被歹徒占领，楼下几
辆车冒烟的冒烟，爆炸
的爆炸，还有人躺在血
泊中。

特警端着我，向歹
徒射击。在激烈的对
战中，有特警被机枪子
弹击中。我看见几名
歹徒一步步逼近，拎着
我的特警瞄准其中一
名歹徒，果断扣下扳
机，我的愤怒随着子弹
发射出去。“砰砰”几声
枪响后，歹徒倒在地
上。又一阵激烈的枪
响后，歹徒的机枪变成
了哑巴，我射出的子弹
为那些牺牲的特警报
了仇。

我紧紧闭着眼，过
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
睛。空空的展览室里，
没有一个人影。此时，
我的脑中浮现出一句
话：“你之所以喜欢战斗，
是因为战争离你很远。”
（指导老师 唐葫芦）

时光，一年又一年
轮转。记忆在时光中，
或者模糊或者更加深
刻。

在繁华的城市里，
总有一个很小的角落，
一套很小的房子，里面
住着平凡的人，干着平
凡的事。那房里留下
的，是我孩童时期最美
好的记忆。

我的第一个家，就
在 那 样 一 座 老 房 子
里。以前，外公外婆和
我们都住在这里。房
子有两层，一楼除了厨
房，都租出去了。二楼
沿着阳台依次排开我
们 生 活 起 居 的 地 方
——客厅、卧室、卫生
间等。

爸爸妈妈出差的
时候，上午我会在外公
的小卖部，下午回到老
房子。随我一起到老
房子的，还有一大堆从
小卖部带回的零食，一
些被我藏在枕头下，一
些被放在客厅某个隐
秘的地方。

一切妥当后，我会
拿着一瓶饮料，坐在被
外婆收拾得很干净的
楼梯上玩。我喜欢用
蜡笔给车轮上色，然后
把小车在楼梯上滚来
滚去，楼梯很快变得五
颜六色。正当我沉浸
在欢乐中哈哈大笑时，
外公对我说：“别太闹
腾。”然后，把我抱回客
厅，他则去给我打扫

“战场”。
还是在老房子，记

忆里的第一场雪，在我

睡梦中降落。
“快起来看雪咯。”

外婆一边喊，一边轻摇
正做着美梦的我。温
暖的被窝、温馨的梦，
我哪肯轻易起床，“哪
里有雪啊？”“你起来看
看不就知道了？”外婆
一边说，一边把我拽出
被窝。

我慢慢睁开慵懒
的眼，只见窗外一片白
色。我使劲揉了揉眼
睛，“哇，下雪啦！”我一
骨碌从被窝里钻出来，
忘了冬天的寒冷，连外
套都没穿，眼里只有
雪。外婆在后面喊着：

“慢点慢点，外套穿上，
小心感冒……”

我跑到阳台，有雪
花掉落，晶莹剔透。冰
冷的雪花让我充满好
奇，我捧起一些，放到
床上。本想着可以慢
慢玩，但雪很快就化成
了水，打湿了床单。

我赶紧拿被子盖
上，穿好衣服，关上窗
户，来到客厅，就像什
么都没发生过。但终
究还是没有逃脱外婆
的眼睛，她在叠被子时
没有说什么，只揉了揉
我的脸，默默地换了床
单。

现在，我已搬了新
家，那座老房子也快拆
迁了。但它的样子和
那段抹不去的记忆，却
永远刻在我脑海里。

老房子，一家老
小，其乐融融。有时
候，幸福就是这么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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